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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春天，还是需到野外。
多年前，从馒头山徒步至栖云

寺，石阶两旁遍开紫堇，一路从山脚
蔓延到山顶。此后每年春天，那一
片摇曳的紫，仿若都会从山中遥寄
一封信，引我再次拜访。
城中花开花落，梅花、玉兰、梨

花、杏花、樱花，一片繁缕，我的草木
笔记来不及写，我也不焦急，比起站
在樱花树下费尽脑子遣词造句，不
如来一次说走就走的山中步行。
馒头山社区是老杭州的缩影，

还留着老底子市井气，大衣、被单没
规章地晾晒在停车场上方纵横交错
的铁线上。市民将桌子搬到室外，
四人一桌，哗啦啦搓起麻将，也有几
户人家在门前种了些春花春草，他
们从山中挖来映山红，栽进花盆里。
这些日子，天气陡然变热。我们

从梵天寺经幢出发，去往栖云寺。这

条路线游人极
少，紫堇就这般
无人知晓地开
在路边。离开
了城中的桃红
柳绿，你会发现，山中的春天是紫色的。
这一路，以尖距紫堇居多，直立

的茎上，每一朵紫堇都交错间距隔
离，每一朵小花都如一架倔强骄傲
的小飞机。紫堇的果荚有趣极了，
豆荚般一个个垂挂着，用手一捏，果
荚如卷尺向两侧蜷缩成一团，一粒
粒黑色种子小炮弹般弹射出去。
紫堇叶如芹菜，但不能吃，全株

有毒，也有叫紫堇为断肠草的。
很快到栖云寺，栖云寺位于凤

凰山与将台山之间的栖云山腰。这
座寺有些年份了，简陋破旧，寺前菜
圃种着黄的油菜紫的豌豆，铁杆子
围住了入口，两串红灯笼高高挂在

墙外。
我们右转

继续上山，往
凤凰山方向步
行。山中樟树

又高又瘦，低处槭树刚刚生长出绿萌
萌的小爪叶。过月岩，紫色小花多了
起来，除了尖距紫堇，还有一团团活
血丹，挤在道路两边。活血丹，也叫
十八缺，它叶子边缘的牙齿状锯齿，
刚好十八个，活血丹的叶子有好闻的
草药香，花朵下唇有深紫色斑点。
离月岩不远，便是圣果寺遗址，

只是眼前所见遗址不过是一处废旧
地基，十几平方米，圣果寺早已不
在，地基石坑却成了野花们的乐园。
我踏进石坑，俯下身仔细观察，

数不清的小紫花，挤满整个石坑，尖
距紫堇、刻叶紫堇、活血丹、假活血
草、还亮草，尽收眼底，能直观区别

出各种紫花的不同。
尖距紫堇如一个个烟斗，吞吐

春的烟气；尖距紫堇又长又尖的尾
巴是与刻叶紫堇最大的区别；还亮
草五瓣紫花，如五角星，它的生命力
顽强，九死还生，又名还魂草；假活
血草叶子同活血丹，花朵又似紫堇，
只是冠筒较刻叶紫堇短些。
春山多胜事，草色碧、野花紫，

处处烟水绿、鸟鸣空。告别圣果寺
遗址，往宋城路南宋皇城遗址方向
回，刚好走了一圈，返回起点。
今日写下这篇徒步笔记，当作

寄给山中紫堇的回信，感谢它的邀
请，让我又多识了几位春花朋友。

何婉玲

一条紫色春山路

啦啦在幼儿园上学，喜欢唱歌跳舞，
喜欢游泳滑雪，是个汉语和英语轮流切
换的5岁小女孩。

（一）OK小谷
啦啦家里有一只小谷声控智能音

响，摆在屋角的小茶几上，是个淡灰色圆
圆的东西，爸爸经常叫它做事情。
妈妈把晚饭做好了，爸爸让啦啦去

摆桌子，筷子、调羹、碗碟，每个人一份。
爸爸、妈妈、啦啦三个人洗完手坐下

来，爸爸对小谷说：ok咕咕，放轻音乐。
小谷答：ok，祝你们用餐愉快。
餐厅里响起了轻松愉快的音

乐声，啦啦感到吃饭很高兴，有点
摇头晃脑了。
爸爸妈妈吃饭的时候聊到一

个问题，爸爸不知道那个英文单词
翻译成中文怎么说，他就对小谷
说：ok咕咕，????用中文怎么说，
小谷停顿了一会，就告诉爸爸了。
晚饭后，爸爸问啦啦，30分钟

后我们学习英文自然拼读好不
好？啦啦说，35分钟！好，爸爸同
意了，他扭头对小谷说：ok咕咕，请你35

分钟后提醒我们。
35分钟后，小谷“滴嘟滴嘟”响了，啦

啦只好从电视机前跑过来向爸爸报到。
星期天早上，爸爸妈妈要多睡一会

儿，啦啦与前来陪伴她的外婆一起用早
餐。房间里一点声音也没有，安静得有
点奇怪。
外婆请求啦啦，啦啦你会说英语，你

让小谷放点音乐吧。啦啦模仿爸爸的口
吻，对小谷说：ok咕咕，请你放一首《冰
雪奇缘》里的歌。《冰雪奇缘》是啦啦最喜
欢的迪士尼动画片，美丽勇敢的艾尔莎
公主是她的最爱。
小谷愣了一会儿，真的播放艾尔莎

公主唱的歌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外
婆觉得歌声很刺耳，她怕吵醒还在睡觉
的啦啦爸妈，就对啦啦说，太响了太响
了，可不可以声音轻一点？
啦啦就朝着茶几方向吩咐小谷说：

ok咕咕，我的爸爸妈妈还在睡觉，你可
不可以把音乐开得轻一点。音乐声突然
中断了，啦啦听到小谷严肃地回答：你的
爸爸妈妈在睡觉，不应该放音乐。

外婆听不懂，问啦啦：机器小人说什
么？啦啦沮丧地回答道：它说，星期天让
爸爸妈妈多睡一会儿，小朋友应该安安
静静吃早餐。

（二）睡衣日
小朋友刚生出来时是婴儿，婴儿包

蜡烛包睡觉，长大一点妈妈把小朋友放
在睡袋里睡觉，再长大一点小朋友就可
以穿睡衣睡觉了。
啦啦有一件心爱的睡衣，是去年圣

诞节的时候收到的礼物。那是一件圣诞
红色的米老鼠连衣裤，帽子上有两
只圆耳朵，衣裤上印着彩色的圣诞
树、圣诞帽、圣诞袜还有白胡子圣
诞老公公的头像。
前天，外婆去接啦啦放学回

家。路上啦啦对外婆说，明天我们
学校里是睡衣日。
外婆羡慕道，那么好玩啊，大

家都穿睡衣去上学吗？
当然！啦啦答。
第二天早晨外婆提醒啦啦，今

天是睡衣日，我们穿那套粉红色绒
绒的室内便服去吧。啦啦不肯，她要穿最
喜欢的圣诞红米老鼠连衣裤。外婆跟她
讲，穿着连衣裤在学校里要上厕所时很麻
烦，啦啦不听，非要穿连衣裤睡衣上学。
爸爸送啦啦上学前，在门口看见啦

啦睡衣打扮，再次问，睡衣日是不是今
天？老师为什么没有给家长发通知？啦
啦犹豫了一会儿，她记不太清，但还是点
点头，率先上了车。
到了学校，一推教室门，见同学里没有

一个穿睡衣来的，啦啦啦开嘴巴就哭了。
啦啦的眼泪颗粒很大，一哭整个人

水淋淋的，相当可怜。爸爸抱起她就要
打道回府，老师赶上来拦着爸爸说，没事
没事，我这里有其他小朋友的T恤，我来
给她换上。
放学后，啦啦穿着陌生的明黄色短袖

T恤和紫色紧身裤，别别扭扭进了家门。
外婆觉得很好笑，可是啦啦不笑，她生气。
第二天早晨，外婆又去叫啦啦起床，安

排她穿衣服。啦啦心情变得很好，她说，今
天是T恤日！外婆不再上当，反反复复盘
问她，吓唬她，啦啦“咯咯咯”笑，一会改口
说是连衣裙日，今天要穿连衣裙去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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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上海地处长江三角
洲冲积平原，只有在松江才有几座
并不算高的山，如佘山、天马山、辰
山……而在市中心，解放以后，在
长风公园与鲁迅公园人工堆积了
两座小山。可鲜为人知的是，在今
广粤路近汶水路（中环线旁），却还
有一座上海最早，也是最高的人造
山——江湾靶子山。
说起它，还必须得回顾一段上

海近代史。过去，上海地属江苏
省。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北伐
战争后，成立了国民政府，上海成了
特别市（相当于今天的直辖市）。而
原属江苏省宝山县的江湾乡，1928
年7月1日起隶属上海特别市了。
当年市政府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
接着便出台了一个名为“大上海计
划”。就是想把市中心设在江湾
区。故而凡之后属于江湾地区新建
的建筑也都冠以“江湾”二字。如江湾体
育场、江湾游泳池、江湾五角场，江湾叶家
花园肺病疗养院（即今天的肺科医院处）
等等。接着便开始实施计划了，同时也建
造了“市府大楼”（就在今上海体育学院内
的那幢中西结合的大楼）。围绕市中心，
周围同时修筑了不少道路，南北纵向的，
大多带有“国”字；东西横向的大多带有
“政”字：代表民国政府。

然而，狼子野心的日本军国主义，在
1931年9月18日挑起了以武力侵占东
北的事件，即“九一八”事变。于第二年
即1932年1月28日，又对上海发起了侵
略，史称“一 ·二八”事变，也称淞沪抗
战。“大上海计划”只能暂缓。江湾地区
是战争重灾区之一，江湾镇的建筑十有
八九被战火摧毁，其中包括千年古刹保
宁寺、孙总理奉安纪念碑、立达学园、劳
动大学、江湾跑马厅。而市政府等建筑
尚在，大概是日本军国主义故意所为。
由于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不抵抗主

义，致使日本军国主义亡我中华之心进
一步扩张，进而发生了1937年的“七七
卢沟桥”事变，与“八一三”事变即第二次
淞沪战争。由于江湾地区是上海通向长
江口的交通要道，包括今逸仙路（当年叫
中山北路），中国第一条商业运营铁路淞
沪铁路，日本侵略者首先把江湾区占领，

而沦为日占区。之后在江湾地区
设了许多军事要地，如陆军司令
部、海军司令部、军事仓库、电信
台……尤其建起了“江湾飞机场”
（即今日已改建为“新江湾城”）。

由于前述江湾地区日本军营
较多，日军为了练兵之用又人为地
建造了两座靶场，即江湾靶子山和
庙行靶子山。当年日军强占了江
湾区的农民土地，又驱使农民从农
田挖出泥土，把泥土堆积成“江湾
靶子山”，旁边挖出了一个湖，可想
而知用了多少泥土。这是农民的
泪水与汗水流成的湖。
这就是“江湾靶子山”的由来。
抗战胜利之后，日寇撤出了

中国。“江湾靶子山”却成了一座
荒山。后来地属江湾公社镇南大
队，而靶子山为武警部队驻扎，不
久又成了处决犯人的地方。
改革开放后，此处终日被铁丝网围

着，以后又加筑了围墙。几十年下来，种
植的树木也都已郁郁葱葱。为此，笔者呼
吁有关部门，把此处开发为一个和过去同
高的人造山公园。同时竖立一个铭牌，作
为牢记这段历史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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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日谈
赏春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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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夜来电，心紧。
两个多月前的深夜，

我在上海接到来自堪培拉
的电话。来电者的第一重
身份，是多年前，我在悉尼
生活期间一位挚友的前女
友，他们分手后，我们依然
有交往，大家叫她安。电
话里的声音是沉着的，安
想要她前男友李修的联络
方法，并礼貌地让我先问
一下对方是否愿意。1996

年后，他俩二十多年无联
络，现在突然要找对方，事
非寻常，我先把联络方法
给了她，通报李修是次日。
堪培拉来电后一周，

他俩都没和我联系，我虽
好奇，但没有探问。又过
几日，我得新冠第二日，正
发烧、畏冷、咳嗽、浑身酸
痛。伸一只手在棉被外接
电话，都会冷得浑身打颤，
喷嚏一来就是七八个。此
时李修来电，说了安找他
的事由，出乎我的意料。
李修，一个很特别的

人，我和他三十多年交情，
达到了这样的默契，无论
我怎么写他，都可以先发
布再报告。去年十一月，
我在一篇两千字的短文
里，写过和安分手时，他的

种种失控。他读后傻笑了
一下，问，她看到这番描
写，得意了吧？
我知道我可能做对了

一件事，客观上帮李修传
递了不甘，又方便他极自
尊地抵赖。其实，他并不
需要我代劳，因为他从不
虚掩什么。
而安，曾告诉我，她现

在的伴侣对她很包容。安
对情感的觉悟已很通透，
但还保留着多年不变的老
到，从不谈李修。
那一年，我们四对好

友全部分手，在悉尼。
不管法理上属哪种关

系，分离却是骨断筋连的
那种。内心的破碎感，大
家都整理了很久。男女携
手谋生域外，实为一段段
苦心孤诣的缀网劳蛛。移
居初期的诸般心累，不时
榨压出各自秉性中本已存
在的低劣部分。焦躁多
了，龃龉多了，伤害多了，
如胶似漆的两人，转眼就
成距离最近的仇家。放过
或放下，不是随意就可摆
出的翩翩风度。这看上去
像是男悲女哀，其实却是
第一代移居者的灵肉之
殇。
当时，四男之一的李

修曾苦笑着预言，以后，我
们可能发展成16个人，可
否相约在那时欢聚一次？
众男脸皮厚一些，全票通

过。二十多年后，也就是
2022年，李修在鄂皖山区
建了一个别墅，想兑现当
年胡诌的16人晚餐。信
息一出，相关的女士部分
举手报名，而先生们的呼
应竟并不兴奋。费解。
安找李修，是因为她

父亲在国内的养老院病
危，急需亲人介入。安一
时无法成行，国内可数的
几位亲戚，多为老弱。安
有表哥表姐，常年如子女
般服侍安父，老人弥留之
际，表哥表姐也得病需别
人照料了。安拉了一个紧
急求援的候选名单，最后
一名赫然写着：李修。尴
尬是极尴尬，但眼下已无
选择。安从一名普通的中
国留学生，成为澳洲国家
博物馆负责亚太板块的资
深专家，不简单。多年的
修炼，让她有能力从一堆
乱麻中，直接挑出一根压
倒众绳的主线，这就有了

那个午夜来电。
安和李修联络后的第

三日，安父溘然离世。原
本托付的事宜，叠加了内
容。安把后事的料理郑重
托付给李修，此刻正是他
患新冠第三日，他说没事。
异地间的托付，本为

常事，但这一次，李修是在
冷汗涟涟中受托，在冷汗
涟涟及各种酸痛和眩晕
中，连续几天迎风出门，直
至亲手落实最后一项，即
老人的骨灰存放。安及她
在悉尼的家人，对李修本
人的状态十分关切，李修
还是说没事。
这正是很寒冷的一段

日子，不难想象高烧中的
李修，连续多日奔走在湖
北的寒风里，会是什么滋
味。李修说，对于从风浪
里过来的男人，这些不提
也罢。李修说，任何朋友
在这种状况下的这种托
付，他都会这样对待。
是吗？当然，以李修

所说为准。
我觉得，本次托付首

先是安的果决，她理解生
活中某些时刻会别无选
择；她懂得某些时刻必须
以最简明的姿态去应对。
此外，以我对李修的了解，
安的托付，会给他带来难
以名状的波动；这种波动，
会给这位六十五岁的男人
带来一种神勇；这种神勇
会让李修总是有办法化解
难题。李修后来讲了一些
细节，也曲折证明了这点。
老人是在养老院去世

的。疫情中，养老院很谨
慎，关紧了几道门，决不允
许外入。遗体的交接，安
排在养老院门口的接待
处。是日，李修早早在那
里等候着，总算等来转运
遗体的车辆。两名护工将
遗体抬下车，第一项，要求
李修按例填写与逝者的关
系。李修在多个称谓的选
择中有些犯难，他选择了

“晚辈”，护工觉得不够规
范，他又选择了“亲戚”。
两名护工面面相觑，最后
给予了通融。第二项，要
求李修对遗体进行核查，
并确认没有任何随身的贵
重物品。两位护工退远了
几步，示意李修上前。
这应该是一个极为特

殊的时刻，李修顿然觉得
有双眼睛盯着自己的脊
梁，让他在处理老人后事
的每个环节上，不容轻
慢。这双眼睛并不是别人
的，是李修自己的一双道
义之眼。李修事后说，他
无法容忍在故人的重托之
下，自己有任何马虎。他
是他自己的督办者。李修
在这里使用了故人二字，
流露了他早年从事律师一
职所留下的缜密。

李修靠近了逝者，缓
缓解开白布，看见了老人
的遗容，他肃穆地向老人
久久鞠躬。
无人能察觉李修过速

的心跳，以及经强行暗示
后又归位的镇静。他细细
检查了几处常佩有首饰的
部位。一切复位，填完表
单，车开走了。此时，李修
本该如释重负，但并不是
这样。
李修百感交集，这位

离世的老人，三十年前曾
经和李修有过一次语重心
长的谈话。当时气氛凝
重，安不在场，尽管两个男
人互相敬烟，言语体面，但
本次谈话的结论，是老人
拒绝李修成为自己的女
婿。重陷旧日场景，几十
年后，自己又成为老人唯

一的送行者，李修的脸上
有一丝无奈，有一丝复
杂。他走向停车场，脚下
的薄冰，连续发出碎裂的
声响。他不是第一次感受
命运的奇幻，对如此的人
生布局，没有过多的喟叹。
面前是初冬街景，他

抬头看见，在树杈的疏疏
漏漏后面，冬日一亮一
亮。有些块状积雪松动
了，自高处跌下，从屋檐或
树冠，李修像是没有关
切。想到刚才自己对老人
那个诚意的鞠躬，他心里
出现了熨帖的感觉。李修
为自己认真完成了一件良
善的事，有些释然。
在写这篇涉及朋友离

世家人的短文前，我还是
问了一下安。她的回复
是：我可以的，谢谢。

邬峭峰托 付


